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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荻怔怔地道： 「是誰？」
金蒲孤肅容道： 「是你！」
白荻啞然失笑道： 「我！這更不可能

了！」
金蒲孤正色道：
「你服了劉素客的迷神藥，自然不會背

叛他的，可是你兩個女兒慘死在他手中的事
實，也許可以使你清醒一下！」

白荻臉色大變問道： 「我的女兒怎麼樣
了？」

金蒲孤輕輕一歎道： 「她們在崇明島的
水晶宮中被劉素客殺死了，死得很慘……」

白獲大叫道： 「我不信，劉素客對她們
比對自己的女兒還要看重！」

金蒲冷冷地道：
「劉素客那個人除了利用之外，毫無人

性可言，他看重你的女兒，祇是為了利用她
們，假如為了更大的利用價值，他自然也可
以殺死她們！」

白荻大叫道： 「到底是怎麼回事？」
金蒲孤道：
「劉素客為了要騙取崇明散人的修羅

刀，叫你的兩個女兒跟他下棋，崇明散人自
命棋藝舞無敵，卻輸在你女兒手中……」

白荻傲然道： 「我與竺青二人是奕中神
仙……」

剛說到這兒，卻已為金蒲孤打斷了道：

「你別忘了劉素客的棋藝比你們還高明！」
白荻果然紅著臉不響了，不僅劉素客的

棋道比他們高明，就是金蒲孤也比他們強過
一籌！

金蒲孤笑了一笑，已經明白他的心事。
「我根本不懂得下棋，祇是偶而能想出

一兩手妙著，可是劉素客比你們高明卻是千
真萬確的事實！」

白欲不耐煩地道： 「別廢話了！快說我
的女兒怎麼樣了，她們……」

金蒲孤故意一歎道：
「這就是劉素客狡猾之處，他自己棋術

很精，卻裝作完全不會，叫你的兩個兒與崇
明散人對奕，崇明散人的奕術頗精，並不在
你們之下，你的女兒在劉素客暗中指點下，
每人都勝了他二局，因為事前代定以修羅刀
為注……」

白荻忙道： 「那她們贏得修羅刀了？」
金蒲孤點頭道：
「不錯！可是崇明散人自負為天下第一

棋手，輸給兩個女孩子怎肯甘心，劉素客為
了討好崇明散人，乃殺死了你的女兒，使得
崇明散人保有天下第一棋手之譽，而劉素客
自己卻獲得了修羅刀！」

白荻獲臉色慘變吼道： 「你說的是真話
嗎？」

金蒲孤淡淡地道：

「假如你去問劉素客，他自然另有一番
說詞，但看你相信誰的話了！」

白荻一言不發，回頭就走。
金蒲孤卻叫住他道： 「白荻！我告訴你

這些話的意思並不是叫你去送死！」
白荻點點頭道：
「我知道！自己懂得如處理的，不到絕

對有把握的時候，我絕不輕易出手！」
金蒲孤微微一笑道：
「這一點我倒是可以放心，你們學棋的

人最講究不動聲色，不過我要提醒你，劉素
客也是個棋中高手，也許你心意未動，他已
經發覺了！」

白荻慘笑一下道：
「你放心好了，劉素客給我服下的迷神

散到現在還是有效的，祇要我不想起女兒被
殺死之事神情並無異狀，因此我見到劉素客
時，祇當做完全不知情，他一定會把我女兒
的事告訴我，那個時候剛好觸發我心中的恨
意……」

金蒲孤笑著道：
「對了！那時候即使有所表現，劉素客

也會以為你是心痛愛女之死，不加防備，你
出其不意，碎然施展，一定可以得手！」

白荻點點頭走了。
金蒲孤才懷著一臉得意的神色，慢慢地

踱向杭州城而來，剛走到鏢局門口，黃鶯與
呂子奇已迎了出來，後面跟著李青霞與方心
勝。

呂子奇首先一拱手道：
「金大俠！老朽自慚昏庸，致為奸人所

患，多有得罪！老朽此刻即去尋妨那逆徒與
邵浣春，不將此二人碎屍千段，老朽誓不為
人！」 （一二五）

「嗯，我也覺得很不可思議。」
「結果你怎麼回答？」
「我當然告訴他沒這回事，我還說你是一位

非常溫柔、親切的人。我這樣回答沒錯吧！」
儘管她有恭維的意思，卻也掃不去我心中的

不快。
律師利用別的方法調查我的身份，這點還可

以理解，調查時順便提出是否抽煙或喝酒等有關
品行方面的問題，也很正常。但是突然提出我是
否有暴力傾向的問題，實在……這個人到底想從
我的本質裡尋找什麼答案？

沒想到過了兩、三天之後，公司的人事課長
也向我提出同樣的警告，到公司打聽我的人和上
回去我住處的人好像是同一個，都戴著帽子、太
陽眼鏡，並堅起衣領，企圖遮住自己的臉，而且
同樣的都問我是否偶爾會有瘋狂的行為。

「也許是你尚未謀面的父親有喝酒打人的暴
力傾向，所以擔心你是否也有這種遺傳吧！我特
地告訴那個人，你絕對沒有這個毛病。」

說完，人事課長莞爾地笑了起來。然而我卻
覺得頗不是滋味，鬱鬱不安的情緒逐漸加重。

如果換成是讀者你，已經長大到二十六歲，
才有人告訴你身體內有瘋狂的遺傳基因，你一定
會感到很震驚吧！雖然日前還沒有人當面批評
我，但是週圍的人透過這件事，間接知道我這個
隱疾，總免不了會四處宣傳，使我的心情變得非
常焦躁。

與其不明就裡地等待，還不如直接去找諏訪
律師，請他有問題就直接問我，不要四處打聽，
為我帶來困擾。但是這麼做，似乎又不太好。正當我在猶豫不決
的時候，突然接到一封令人感到恐怖的信。距離第一次拜訪諏律
師之後的第十八天，我和往常一樣飛快地用完早餐，準備出門上
班。

「寺田先生，有你的信喲！」
我聽到朋友的妻子從門外呼喚我，立即聯想到可能是諏訪律

師來信，激動的情緒使我心跳加速。對於已子然一身的我而言，
除了諏訪律師的來信之外，不可能還會有其他親戚寫信給我了。

然而，當我見到信的那瞬間，卻感到非常怪異。
信封的紙質粗劣得有如廁所衛生紙那般，絲毫不像擁有日東

大廈四樓的大律師所使用的東西。更何況信封上的字跡不但幼稚
得像小孩寫的一樣，還到處沾有墨水的痕跡。翻向背面，沒有寄
信人的姓名住址。

這股異常的感覺使我迫下及待打開信封，抽出質地如同信封
一樣粗劣的信紙，上面也寫著和信封一樣幼稚的字體，內容如
下：

不要回八墓村，如果你回來，將會發生大事件，會觸怒八墓
村的神明……將會導致血……血……血腥遍野。二十六年前的慘
劇將會重演……八墓村即將化為血海！

好幾秒的時間裡我呆若木雞，朋友妻子的聲音彷彿從很遙遠
的地方傳來。過了好一會見，我終於恢復神智，慌忙將信紙塞進
口袋裡。

「你怎麼啦？是不是那封信裡寫了些什麼怪事？」
「沒有……有什麼不對嗎？」
「你的臉色很蒼白！」

她說的沒錯，任何人猛然間收到這種怪信，不被嚇得魂不附
體才怪呢！雖然我的心緊張得不斷狂跳，身上也驚出一身冷汗，
我卻避開她疑惑的眼神，故作鎮定地找個理由離去。自從母親過
世以後，我便深深覺得自己是孤單的人，不管遇到什麼逆境或遭
受什麼災難，我絕不抱怨，也不要求別人協助。並不是別人都不
值得信賴，而是別人有別人的困擾和煩惱，他們連自己的問題都
解決不了，如何能助我一臂之力。

唉，這種怪僻……來自孤僻的寂寞感，讓乍眼看到我的人，
都對我有一種堅強頑固的感覺，也正因為如此，造成日後別人對
我有很大的誤解，甚至使我遭遇更大的災難……那時候我當然無
從得知。 （十二）

夫人道： 「『聽月』二字，本起得新奇，若非仙題並一首仙
詩，後人必議為荒謬。裴義父在日曾說仙賜匾額，也是八月中秋
夜賞月之時。今又值佳節，聽月之情既已團圓，聽月之時尚少潤
色。老爺何不步韻和他一首？也是聽月增輝，名樓生色。不知老
爺酒後對月，有此逸興否？」

宣侍郎笑道： 「狗尾續貂，未免貽笑大方。」夫人道： 「老
爺何必過謙了！丫環快些斟酒，代老爺潤腸。」丫環答應，斟上
酒來，又取過文房四寶，並一幅松箋，擺於桌上。宣侍郎一面吃
著酒，一面舖紙濡毫筆不停。頃刻，成了《和〈聽月樓詩〉》一
首，遞與夫人，笑道： 「獻醜了。」夫人接過一看，祇見上寫
道：

詩曰：
銀河皎潔月光清，人倚樓中入眼明。
但聽風微和露滴，蟾宮應有讀書聲。
夫人看畢，連聲稱讚道： 「得此一詩，壓倒元、白矣。」也

命丫環粘於壁上，又斟下一巡酒來。還未吃完，忽見樓外一片彩
雲冉冉自空而下。侍郎夫婦大吃一驚，忙向樓外一看，見雲中間
站著一位道者，左執桂花，右執斧子，雲旁站著一人，好似裴
公，對著樓上說： 「感爾夫婦多情，特來一晤，以完情緣。」說
畢，騰空而去。侍郎夫婦在樓板上拜謝。後來侍郎也昇了尚書，
告老回去，就將聽月匾額移於故鄉，也建一樓，安上以留仙（足
亦）。夫婦偕老，子孫繞膝，世代書香，皆此樓佑之云爾。

非關司寇風流，焉有宣生好逑。
名著梯雲仕路，功成聽月仙樓。 （完）

「原來是你。」
歐嘉芝挑了挑眉，原來今天預約的人

是他。她想起前幾天自己漏接了一通仲柔
的電話，一忙之後，也忘了回電給她。

「仲柔叫我今天來試伴郎的禮服。還
有，這送給你。」辜仲暘把花交到歐嘉芝
的手上，一臉的不甘願。

面對這個女人，每每都讓他心裡有種
異樣的感覺，尤其是他作了那些似真似假
的怪夢之後。

一旁的小雅在心裡驚呼，哇塞，原來
花是送給咱們老闆的!待會門外那群姐姐
妹妹們如果知道，全都得死心了。

「謝謝。」
歐嘉芝看著手上的花束，眼神一暗，

不禁想起家裡陽台那盆已被人遺忘的小小
黃金風鈴木。

這個男人就算失了記憶，習慣還是沒
變，總喜歡送些花花草草來跟人道歉。

辜仲暘沒忽略她眼底的那抹失落。
「對於上次在餐廳的事，我很抱歉。

」像中了魔法似，道歉的話很自然地自他
口中說出。

「我也有錯，不該把對別人的氣出在
你身上。」沒履行承諾的人是 Gordon，
不是辜仲暘，她不該對他開火的。

「對別人的氣？我跟那位 『別人』長
得很像嗎？」辜仲暘開玩笑的說道，他才
不認為世界上會有人長得跟他一模一樣
呢。

他，辜仲暘，可是獨一無二的。
「像到幾乎一模一樣。」看著他那張

既熟悉又陌生的臉，歐嘉芝情不自禁地說
出口。

「你說什麼？」辜仲暘不是沒聽到她
在說什麼，他祇是懷疑自己是不是聽錯
了。

她剛才是說，像到一模一樣嗎？
「呃，沒什麼。小雅，幫我拿幾套新

款的伴郎禮服出來讓辜先生試穿。」歐嘉
芝假裝輕咳一聲，趕緊把臉撇開，既然他

沒聽見就算了，她把花
束放下，吩咐小雅開始
工作。

她告訴自己，別再
想以前跟Gordon在一起
的日子了，他已經不再
是一縷失憶的靈魂了，
而 是 宇 宙 集 團 的 接 班
人，一個離自己很遠的
人。

況且，記得以前事
情的人，祇有她一個人
而已，所以，也沒必要
再提起了。

「對了，你可以接
受燕尾服嗎？」她說話
的語氣很公式化，純粹
把他當客人。

「可以。」
「嗯，新郎的結婚

禮服已經確定是白色的
了，所以你可能也要穿白色系的禮服會比
較搭。」

「我無所謂。」辜仲暘覺得沒擺出一
張冷臉的歐嘉芝，雖然不是很熱絡，但變
得比較好相處。

「那你呢？如果我沒記錯的話，你是
伴娘。」他對自己的禮服不在意，卻關心
起她要穿的禮服。

「等你確定之後，我會依照你跟新
郎、新娘的禮服款式及顏色，再挑選自己
要穿的禮服。」

事實上，她這樣的做法是不對的，伴
郎跟伴娘本該要一起試禮服的，但她不想
與他再有任何共同的回憶了。

如果早知道他是仲柔的哥哥，而且還
是伴郎，她不會答應當伴娘的。

「噢，那好吧。」雖然有點失望，但
不急，反正婚禮那天他就看得到了。

（三十四）

帶去的乾糧快吃完了，山中有清泉水，水裡
有極大的蛙，叫聲極大，肉極鮮嫩，成了他的主
糧——他自然不敢再去碰那山果子了。

他接著，又檢查懸崖的下部，也沒有發現。
弄得他十分氣餒，他不能在那麼大幅的山崖上，
用錘子去敲打，聽聽是不是有空洞的回聲。

在山崖之前的第十天，他簡直快急瘋了，這
時，他想起了他初人這行做盜墓人的時候的師父
教過他的幾句話： 「很多時候，實地去找古墓
的人口，固然重要，但更多時候，用腦子想，
更有用——離開古墓十萬八千里，祇憑想，也
可以把古墓的人口處找出來。這和大將軍打
仗，不必親上前線，在千里之外運籌可以決
勝，是一樣的道理。」

當齊白想起這番話的時候，他身子在睡袋
裡，腦袋在外面。月色皎潔，天氣清涼，他盯著
那片山崖，開始想：明太祖好好地在南京當皇
帝，洪武二十九年，敵人都已打敗，功臣也大都
誅盡，安穩之極。何以竟來到那麼遠的南方大興
土木？

看來，秘密工程不是陵墓。
一想到這一點，齊白立時想坐起來，可是睡

袋十分厚，他無法坐起祇是身子向上抬了一抬，
他立即又想到，的是：會不會有向外用兵的雄
心，所以才先在這裡建造一座秘密倉庫？

但他也否定了這個想法。那時，北疆多事，
南疆平安，朱元璋不是笨人。看來這秘密工程，
另有用途——也就在這時，他腦際靈光一閃，想
到了秘密工程建在那麼隱秘的深山中，可能是為
了避難之用。

避難，就要住人，要住人，必不可少的是
要有水有空氣，在懸崖前不遠處，有一個亂石
堆，在那亂石堆中，有一股極大有山泉湧出
來，連日來，齊白飲用的，就是那山泉水，其
實，泉聲淙淙，是山野間唯一可以聽到的聲
音。

齊白為了自己的新發現興奮若狂，大叫了
幾聲，當他自睡袋中鑽出來時，大幅崖引起的
回聲，兀自蕩漾不絕。

他奔上了那堆亂石，月色之下，看得很清
楚，水是從地上冒出來的，他一直祇當那是泉水
的源頭，但這時看來，也可以說，水是在地下，
由懸崖那個方向被引出來的。

他奔下石堆，伏了下來，以耳貼地。屏住了
氣息，果然以他的敏銳之極的聽覺，他吸到地下
不是很深處，有地下水流動的聲音。

他緊握著拳頭，用一種十分怪異的姿勢順水
流聲，身前移動——這時如果有人看到他，一定
不明白用那種怪姿勢在移動的是什麼生物。他耳
朵一直緊貼在地面，以追蹤水流聲，而手則在地
上撐著，向前移動。

泉水離山崖不是太遠，大約三十公尺，河
就是那麼一段距離，他為了要確定地下水流動
的聲音，移動得相當慢，足足花了一小時，才
到了山崖腳下。 （五十）


